
 

 

孟煌“我和我们” 

展览日期：2012年 1月 27日 － 2012年 3月 31日 

开幕式： 2012年 1月 27日星期五，晚上 6点到 8点 

 

孟煌1966年出生于北京，他不是安迪·沃霍尔那种充满激情、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艺术家，以不断发明新东西为乐；他也无法在自己所做的任

何工作中完全忘掉自己。因此可以说，以绘画创作为主、同时又是一名摄影艺术家的他所创造的东西，这些都间接或直接地指向他的生活和

存在的状态。我们可以把他的于1993-2002年期间创作的“失乐园”系列作为讨论的出发点。画面中呈现的是街道、房子、工业建筑、街灯、旷

景中一棵棵的树，整个风景实际上冷淡而陌生。没有什么是熟悉的，也没有什么美的或者崇高的东西。只有沉没在黑夜中的外部世界和陌生

感和我们对峙着。 

 

这并没什么特别的，孟煌在一次对谈中如此说道。那时候他白天睡觉，晚上工作。醒来时，黑暗已然降临，世界对他来说充满了不真实，只

有事物的影子纠缠着他。艺术家犀利的目光投向这些图像展露出的神秘，他那极端的存在主义式的主体性表露无遗，时刻想要超越不真实的

世界竖起的围墙。艺术家与那妄求万物同一的霸权对立着，我们能在这样的创作中倾听到一种易碎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孟煌创作的风景画中色彩是缺失的，而那幅表现一个被揉皱的香烟盒（《烟盒》2011，布面油画，5x 335 x 84 cm）的作品一眼看去似乎呈现

了某种愤怒。孟煌赋予了这个图像高度的意义性，并选择用大尺寸画幅呈现。他不仅描绘了烟盒，在另一组由20幅小画（《香烟No.1》－

《香烟No.20》2011，布面油画，每幅80 x 80 cm）组成的作品系列中，我们还看到了黑色烟灰缸内插放的烟头：第一幅画中只有一个烟头出

现，第二幅两个，以此递增到二十个。这样，画的数量正好与一盒烟内的烟头数量一致。为什么这样做？ 

 

认为孟煌是用描述的方式切近他眼中遭遇的现实无疑是错误的，就像我们同样不能猜测他在柏林的生活使得他的作品或者思考产生了突然的

中断一样。仅从他没有采用西方香烟的包装进行呈现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他所做的并非对于真实的美丽表象进行无谓的复制。画面中天安

门在鲜红的底色上发出金色的光芒。画中的一切都具有精确的真实性，唯有的两个汉字也描绘得无比清楚。细节带来的愉悦感和围绕精确性

展开的游戏在这里尽管一目了然，但这并非画家对描摹对象做出的盲目价值判断。这个捏的皱巴的烟盒不会让人以为这里呈现的就是美或者

烟盒设计之类的东西。另外，形状扭曲的烟盒是被放置在灰色云状的波浪化背景上呈现的，而红色的烟盒与一组烟头的图像联系在一起，不

禁让人联想到某人一根接一根抽光最后一支烟的样子。这样，对于我们观者来说，从打开烟盒到抽光所有香烟的时间就变得亲近而可以把

握。 

 

 孟煌在这组画的创作中提喻出的香烟品牌的含义，在这里具有重大意义。“中华”这个牌子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在价格上是难以承受的，抽“中

华”烟的人想要表明的是一种在职（官）场中的身份，表明自己属于成功者和政府掌权者的圈子。这个牌子不仅是高级的身份象征，也是政治

权力的符号，常常成为这些人群互送的礼物。如果我们更多关注一下这个牌子的字面含义，就能更好地理解孟煌使用这一观念性的图像组合

所要表达的东西。“中华”两字具有强烈的象征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它无疑象征了所谓的“大中华”。孟煌希望探讨时间的流逝、永恒轮回，探

讨万物不可逃避的终点。把香烟盒揉皱是把它丢进垃圾箱前的最后一个行为，承载了艺术家对于传统的批判态度。在艺术家眼中，传统绝非

永远重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由此继续讨论作品《笼子》（2011，钢，3版，180 x 100 x 80 cm）。我们眼前看到的似乎是一座普通的抽象栅栏装置，用钢制作，

但是作品的结构却异常复杂。空空的笼子底部是中国的国家地图形象。这个中国地图形象无疑指向了他的朋友艾未未创作的作品《中国地

图》。孟煌试图赋予这件装置其它的意义层面，他用钢代替艾未未原作中的木头，暗喻了不断变化的艾未未事件，以及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特

殊生活条件和棘手处境。整个中国都被钢铁栅栏环绕，中国就是那唯一的笼子，它代表着不自由。  

 

系列照片作品《走》（2009-2012，16张黑白摄影作品系列，16x 75 x 62.5 cm）是艺术家自2009年起着手进行，创作延续至今。艺术家拍摄

自己的肖像，同时也在质问主体的时间感受。我们在照片中看到一个男人肖像，他的发型和胡子一再变化，甚至以很陌生的面貌出现，有时

是披头士的长发，有时是朋克的造型，有时像个塔利班分子，有时又像个知识分子。头发长，他就把胡子剪短；头发短，他就把胡子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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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胡子、头发都被剪掉。我们不仅在作品中看到时间的流逝，也看到了人的变化。 

孟煌 2004年开始创作的另一组一次成像照片作品《我 No.2》（2004 － 2005，c-print包含 52张宝丽莱照片，56 x 167 cm）用另一种方式呈

现了艺术家对于时间的发问。这组作品记录了他在北京、河南等地带有政治色彩的个人旅行。艺术家试图探讨原初之物在经历沧桑后留下的

东西。第一张照片简单拍摄下艺术家本人的肖像，拍摄地点在河南，艺术家度过童年的地方。接下来的照片向我们呈现了艺术家旅行的某些

时刻，是艺术家根据自己的感受记录的不同地域、地点、主题、角度和景象。然后，孟煌把之前拍好的一次成像照片和这些照片拼贴混合。

在最终的作品中，有偶遇路人攀谈的情景；有河南登封的永泰寺；有颐和园中穿着歌剧服装的美丽姑娘；有在跳蚤市场中淘到的革命书籍；

还有记录拜访艾未未时看到艾正在制作的一件作品。 

 

 各种不相关联的图片记录了艺术家的寻根之旅，这根源（随着时间不断流逝）仿佛时间在那条大河中暗暗流淌。留在照片上的不仅对孟煌来

说是有所意味、在寻找逝去时间时出现的主题，每张照片中都有一张记录之前所有拍摄内容的片中片。照片积累得越多，之前拍摄的图像就

越小。艺术家一开始拍摄的自己的肖像最终还出现在照片中，但是由于所占面积越来越小而愈加无可辨识。最终，原初景象留下来的只是模

糊的痕迹透露出的一点气息。对孟煌来说，这样呈现个人经验是一种他用以表达特殊和普遍之物的类比法。他最终关心的问题是，随着时间

的推进，原初和原初之物发生了什么变化。自身肖像的渐隐也与马克思主义的本源观有所关联，这种观念如今还拖着一条继续消失着的痕

迹。 

 

文：Heinz-Norbert Jocks 

翻译：苏伟 

 


